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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浪花长河浪花

一下子，就一下子

心门内外汩汩地交谈

你无法阻止思想的血流

“回家喝汤了”喊醒一个村庄

谁又踏响故乡的泥泞

一树阴凉留不住一地麦香

翻不完的旧时光，几个文

字怎能解析

每次，都有这逃不脱的童年

和往事的对话

每次心动，一定有你的背负

奋斗中、努力中……

在苦乐间接纳矛与盾的问候

脚下面，你我踏实着大地

生活在左右，如影随形

我的故乡位于鲁西南

的一个小村庄，平铺直叙，

覆压大地。

小时候的我就像一阵

风一样，刮到东，刮到西。

大人们都在地里汗流浃背

地劳作，村庄里偶尔传来鸡

鸣狗吠，基本上都是阒无人

迹的。所以，它是小孩子的

世界。那份自雄，现在想起

来，就像狮子在巡视它的领

地。直到炊烟四起，牙齿开

始不争气地咀嚼起来，我们

才树倒猢孙散，向着家的方

向撒丫儿狂奔。

其 实 那 时 候 ，家 无 长

物，甚至油腥都很少见。但

奶奶摊得一手好煎饼，至今

温暖着我的胃。奶奶俭省

了一辈子，敬惜粮食。至

今，我记得有一次，她看到

碾落在尘土里的一穗麦子，

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她

把它捧在掌心，小心翼翼地

吹去浮土。搓一搓，再吹去

麦糠，然后数粒麦子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那一刻，奶奶

的皱纹更深了，但绽出一个

让我至今难忘的笑脸。

每一次摊煎饼都是我

的节日。尽管我对单调而

重 复 的 磨 面 环 节 深 恶 痛

绝。我们没有牛，没有驴，

也没有骡子。所以磨面的

时候，我们就成了牛、驴和

骡子。这个工作通常由爷

爷来做，我有时搭把手。爷

爷有一绺花白的山羊胡子，

精瘦精瘦的。转几圈，就会

停下来，拢一拢粮食。面，

磨得越细越好，所以这个工

作简直就是推石上山的西

绪弗斯，看起来没有尽头。

我最喜欢的工作是烧

锅，熊熊焰火总是让我陷入

迷思。火舌翻卷，吞噬掉一

切。柴火迅速地抱紧身子，

然后在一团焰火中化为灰

烬。但奶奶总是告诫我火

不要烧太旺，这样鏊子才能

受热均匀。

由五谷到煎饼，这是一

场多么神奇的转化。只需

把它研磨成糊 ，然 后 醒 上

一 会 儿 ，在 鏊 子 上 摊 开 ，

须臾之间，一张完美的煎

饼 就 大 功 告 成 了 。 第 一

张煎饼总是我的，垂涎三

尺的我犹如饿虎扑食，五

谷 的 焦 香 在 味 蕾 上 唤 醒

四季，好像一一展卷。煎

饼 的 黄 金 搭 档 是 大 葱 和

甜 面 酱 。 我 倒 是 更 喜 欢

它 的 原 味 ，犹 如 置 身 荒

野，天清地旷。若是放凉

了 ，它 会 变 得 筋 道 ，在 与

牙 齿 的 磨 合 中 ，越 嚼 越

香 ，我 能 一 口 气 吃 好 几

张 ，奶奶总是怕我吃撑了。

我挺着小肚子，找小伙伴去

玩，手里面还要拿张煎饼，

它更像是一种炫耀。

农忙的时候，奶奶要摊

很多煎饼，那就是我们田间

地头的口粮。感觉自己都

要累垮了，一口煎饼就足以

让人满血复活。人们常说，

胃 的 记 忆 就 是 乡 愁 的 记

忆。我整个的童年记忆就

是一张煎饼拯救的，每每想

起来，还会口水四溢。我向

无数人说起过奶奶摊的煎

饼 有 着 让 人 惊 艳 的 五 谷

香。但是这种味道却很难

传导到别人的味蕾上，于是

便成了鸡同鸭讲。现在，我

明白了，并不是奶奶摊的煎

饼有多好，而是她的劳作升

华了煎饼的味道。

我常常怀念那个冒着

炊烟的小村庄，那时候，奶

奶在，爷爷在，母亲也在。

在记忆的长河中，故乡

的模样始终清晰如昨。那

是祖国大西南的贵州省望

谟县的一个布依山寨，隐匿

于十万大山筑起的“栅栏”之

中。一位年轻诗人曾感慨：

“故乡的土地盛产阳光，也同

样盛产着贫穷，故乡的十万

大山是十万的栅栏，围起了

天伦与安逸，同样也挡住了

财富与时代的脚步。”我的

家，便安在这诗中的“栅栏”

之内。

儿时的岁月，虽被落后、

闭塞与贫穷笼罩，却也不乏

简单的快乐。或许真是“穷

人的孩子早当家”，在那艰苦

的生活里，我竟也能寻得一

丝满足。每日清晨，星辰还

未完全隐退，我便迎着微弱

的天光，赶着牛走向山间。

待安置好牛儿，再匆匆回家，

揣上两个红薯，光着脚丫奔

向学校。午后放学，顾不得

疲惫，又得去打猪草，直至天

色渐暗，才伴着月色回家吃

饭。那段日子，虽清贫劳累，

却有家人相伴，温馨的天伦

之乐如同一束微光，照亮了

平淡的生活。

然而，命运的车轮无情

地碾轧过来。8岁那年，一场

噩梦降临——妈妈不幸染上

肺结核。在那个医疗条件有

限的年代，这几乎是难以治

愈的“绝症”。为了防止疾病

传播，家人无奈将妈妈单独

隔离。从此，一道门缝成了

我与妈妈之间无法跨越的鸿

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莫过于近在咫尺却不能相

拥。每当看到妈妈就在门

的那一边，我内心的渴望如

潮水般汹涌，无数次想扑进

她温暖的怀抱，感受那久违

的亲昵。可妈妈总是那般

隐忍又温柔，每当我靠近，她

便默默退后，眼中满是担忧

与不舍。她怎忍心将病痛

传给心爱的儿子？于是，母

子俩只能隔着那道门，无声

地哭泣，泪水浸湿了岁月的

角落。

更让我心碎的是周围人

的疏离。同学和乡亲们因妈

妈的病而对我避之不及，仿

佛我身上也带着可怕的病

菌。在他们眼中，我成了一

个危险的存在，人人自危，敬

而远之。那时的我，心中最

大的渴望便是拥有母爱和朋

友，可这看似简单的愿望，却

如镜花水月般遥不可及。我

只能孤独地徘徊在人群之

外，看着同龄的伙伴们欢快

地玩耍，笑声如银铃般在空

气中回荡。而我却如同被世

界遗忘的孩子，只能默默地

转身，躲进无人的角落，在幻

想中勾勒与大家一同嬉戏的

画面。

这样的日子，漫长而煎

熬，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压

得我喘不过气来。直到五年

后，妈妈溘然长逝，我的世界

仿佛瞬间崩塌。但在这无尽

的悲痛中，我也渐渐学会了

孤独，习惯了沉默，而更多的

是学会了坚强。

我深知，妈妈即便在生

命的最后时光，也始终对我寄

予厚望，她那充满爱意与期许

的目光，是我在黑暗中前行的

动力。为了不辜负妈妈的期

望，我告诉自己，必须勇敢地

走下去。白天，我争分夺秒地

学习知识、提升技能，不放过

任何一个可以进步的机会；夜

晚，当城市陷入沉睡，我仍在

台灯下埋头苦读，那些曾经读

过的书、做过的笔记，见证了

我一路的拼搏。1998 年，我

从贵州到山东菏泽求学，2000
年毕业后一直留在菏泽打拼

至今。

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我

在职场上站稳了脚跟，并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与人脉。后

来，我毅然决定创业，虽历经

无数挫折与困难，但每一次

想要放弃的时候，妈妈的音

容笑貌就会浮现在眼前，给

予我坚持下去的力量。终于

在 2019 年，我成功成立自己

的文化传媒公司，事业逐渐

走上正轨。

与此同时，我从未忘记

内心深处对文学和音乐的热

爱。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我

将生活的感悟诉诸笔端，创

作了许多动人的文字；也在

旋律的世界里尽情遨游，用

音符表达情感。如今，我在

文学和音乐领域也取得一定

的成就。

最近几年为老家创作

了几首村歌，去年发行了《我

们说好不哭》《江郎才尽》。

今年刚发行的《见一面少一

面》《月亮都知道我在想你》，

是 我 对 母 亲 的 深 深 眷 念 。

这些成绩不仅仅属于我，更

属于我那在天堂的妈妈，我

知道，她一定在某个地方微

笑着为我祝福，赋予我坚韧

的力量，让我在未来的人生

道路上能够勇敢地面对风

雨，砥砺前行。

水色深沉玉树盈，

劲风吹送皱波行。

吊床摇碎金光影，

篷帐听闻童子声。

身醉自然知野趣，

性怡天地冶心情。

时逢小满晨新意，

麦垄香浮待熟成。

煎饼里的煎饼里的
乡愁乡愁
□□孔金泉孔金泉

时光深处的伤痛与成长
□韦辉

一下子
□王武海

小满河畔行（外两首）

□孟庆凤

楝树花残别梦匆，

忆中几许旧香浓。

昨夜独行逢骤雨，

碾春踪。

佳木成阴慵日午，

榴灯初照艳庭风。

待摘青梅新酿酒，

论英雄。

榴花

碧海枝丛点绛唇，

众芳摇落独精神。

秋来果供团圆月，

爱入丹青赠璧人。

山花子·孟夏（李璟体）


